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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心里依然时常想
起这件事。

那是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放假，大概
到了腊月二十几，接近年关。下了火车，
就到了省城。在火车站，几个本省同学把
行李放到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围成个圈，
头抵头坐在行李包上，尽量避着寒风，将
就到天明。这样，可以省去一夜住店钱。

早上五点多，叫卖声渐起，城市慢慢
醒了。我和同学快步走到汽车站，在通往
各自县城的售票窗口买了票，然后到各自
区域等候上车。

好不容易上了通往家乡县城的大
巴。刚坐下，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肩上
斜挂着一个白色的包，坐到了我的旁边，
成了我的邻座。姑娘穿着粉红色的羽绒
服，黑色紧身裤，紧身裤没有把她的腿变
得修长，反倒勒出了粗细不一的几段莲
藕。她脸上施了粉，明显不均匀，刺鼻的
香。她一坐下就开始嗑瓜子，唇上的红
色已然不再整齐。说实话，她穿戴打扮

有点俗气。
她一丝不苟地嗑着瓜子，我努力地抵

御着车内汽油味带来的不适。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茶余饭后经常

听到一些姑娘进城打工，干些不三不四的
事的故事。她的装扮和那些流行故事中
描绘的主人公很相似。

坐车无聊，无聊就容易胡思乱想。我迟
疑地想：她会不会是那种人呢？这样想着，
又觉得自己龌龊，为什么要这样想别人呢？
是这方面乱七八糟的事听多了，还是这方面
的故事看多了？好在只是想想而已。

大巴车像一只蜗牛在秦岭里翻山越
岭。渐渐地，我感到我的胃里不安闲起
来，有东西摇荡。随之，额头沁出汗珠，汗
珠越来越密。很快，一股莫名的东西从胃
底势不可挡往上冲，我迅速推开车窗玻
璃，一股污秽喷薄而出。污秽随风飘散，
花了玻璃，我的衣服也星星点点。晕车，
老毛病了。

我孱弱无力地把身子从车窗收回，邻

座姑娘停止了嗑瓜子，迅速递过来一团卫
生纸，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给我拭去
了胸前的污迹。她一言不发，甚至没正儿
八经看我一眼。

我疲软地窝在座里，晕乎乎的欲睡，
偏又睡不着，睡不着又乱想：无缘无故，她
为啥要照顾我呢，是陷阱吗？或许到县城
下车了，她和她的团伙会敲诈我……

也许那个年代治安太乱，也许我很少
独自远行，警惕性太高，也许因为我晕车，
心思就多……

胡思乱想间，她递过来一把剥好了的
瓜子仁，我拒绝。她直接塞到我的手上，不
容拒绝。她一言不发，甚至没看我一眼。

我攥着瓜子仁，犹豫了一会儿，还是
吃了，毕竟长久攥着也不是个办法。吃了
瓜子仁，顿觉好了许多，精神在慢慢复苏。

我吃罢一把瓜子仁，不一会儿，她又
递过来一把，也是剥了壳的。她依然一言
不发，依然没有看我一眼。

就这样，后边的一百多里路，她一路

不停地剥着瓜子，我吃着她剥好的瓜子坐
着车。她依旧一言不发，依旧没有看我。

以前，我从省城到家乡县城要晕吐两
三次的，这次就晕吐了一次。吃上她的瓜
子仁后，精神好多了，再没晕了。

车到县城，天已黑。下车的时候，乘
客们都很迫切。我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
的行李包，邻座已经空了。在车内昏黄的
灯光里，我的眼睛没有找到她。此刻，我
才发现，我一路没有和她说一句话，她也
没有和我说一句话。

多少年过去了，早已认不出她的模
样，但我一直想给她说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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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提到春天，就会自然想
到花儿鲜艳、鸟儿争鸣，还有鸡
鸣犬吠燕南归，牛羊在山上吃
着柔柔的青草，鸭鹅在潺潺而
流的小河中畅游。想起这些，
就自然使我又回到了童年的乐
园之中。

迎春花，那是最早的报春者，
不然为何叫迎春花呢！碧绿的枝
藤在雪儿还没有离去的时候，迎
着满天飞舞的雪花，涌动着浪漫
的胸怀，将那金黄金黄的小花，送
达藤蔓之上，迎接春天的美丽。

溪流，已经再也按捺不住涌
动的心潮，“叮叮咚咚”潺潺而
来，欢笑着从泉头迈着轻快的步
子而来，打破了冬天的寂静。那
些鱼儿，藏在小草之中、石块之
下、洞穴之中，沉默了一个冬天，
深思了一个冬天，再也无法安静
了，悄悄地跑了出来。你看它们
多么活跃，一时东一时西，游起
来，就像闪电，搅得平静的水面
泛起涟漪；静下来，正如处子而
立，平静得就像一个模特，在那
儿展示着。时不时跃出水面，那
银光一闪之间，是它们兴奋的最
高点了。我想“鱼跃龙门”的姿
态，也就是这样的吧！

改变颜色最早的树木，要数
翠柳了。从灰蒙蒙的状态中醒来
最早，那柳枝的膨胀，到柳絮的飘
动，再到柳芽的展示，直至柳丝在
河堤上悄悄垂下，在匆匆而过的
行人肩膀上拂过，给人们提醒着
春天的来到；在河岸上悄悄垂下，
与溪流相戏，使得“柳丝垂下万
条”，唤来“叽叽喳喳”麻雀叫。这
时候的鱼儿们，就会欢快地跑来，
跃出水面，争着与春柳握手、亲吻，使得水面“沸腾”而和谐。

那些鸟儿们更是沉不住气了。从温暖的巢中飞了出来，在柳
丝间穿梭，“叽叽喳喳”说着它们永远说不完的话。特别在这个季
节，时不时就会出现大型麻雀群，它们飞来时，就像一阵风，“呼啦”
而来，“呼啦”而去，遮天蔽日，呼啸而过，落在那片竹林间，就像狂
风而来，使得竹林摇晃不定；落在那片土地上，就像给大地盖上一
个活动的灰色被子。

春天的天空，和群山一样，到处都在朦朦胧胧之中，到处都在
思考着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些去年秋天落去叶子的
树木，思考着萌发；那些秋天不落叶的树木，考虑着为春天献出最
美的姿态，给人们献出最亮眼的光芒。不然春风吹来，不会有“沙
沙沙”商讨的细语，从山坡上传下来。

如果这时候走在山坡南面，就会发现在那些枯草的根部土壤
已经蓬松，用手轻轻去掉后，一个个柔黄的草芽就会出现在眼前，
像小孩子的拳头握在一起。静静地观察，这些小拳头在没有土壤
遮盖时，慢慢地张开，并且轻轻摇晃着身子，就像在说：“谢谢，你使
我更早地看到了春天！”

一只喜鹊站在还没有长出叶子的树枝上轻唤了两声，另一只
喜鹊从那树丫的巢中飞了出来，这对喜鹊“叽叽喳喳”说着它们的
话。不大一会，一只喜鹊飞到山坡，在那儿寻找了一条虫子，叼回
巢中，另一只喜鹊才飞到山坡上觅食去了。这时候，听见巢里有小
鸟的叫声，才知道巢里有它们的孩子，在等待着父母喂食呢！

耕田里，耕牛已经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带动着勤劳的人们来
到地里，翻动的土层憋了一个冬天的劲，在这大好春光中想着尽快
给人们展示新的风姿，使得大地改变成翠绿的颜色，让那些红、黄、
白等颜色的花儿尽情绽放，吐出浓浓的馨香。

春天的大地，一切都整装待发。绿油油的麦田和那些翠绿的
油菜，已经攒足了劲，等待着春天的号令。你看那些碧绿的麦叶，
在努力向上伸展着；翠绿的油菜花苞，马上就要绽放！

一声鸣叫，从南山背后传来，一群春燕以“人”字形的队伍翻
过南山，浩浩荡荡向大地飞来。那飞舞的姿态，是那么悠闲。
啊，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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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日常，村舍依依，错落有致。
瓦缝间炊烟缥缈，宁静而祥和。屋后有一
座巉岩腾起的主峰——酒崖寨。群峦莽
莽，奔腾而来，山浪峰涛，崖呼石啸。虽不
比“闯王寨”闻名遐迩，也不如“石燕寨”名
扬天下。而四季轮回的春华秋实、夏荫冬
趣，却是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乡愁记忆。

蓝天下，青山旁，桃花花红，杏花花
白。眺望四野，犹如一片片姹紫嫣红的
云朵。山风拂过，满坡散发出诱人的清
香。你瞧！迎春花们朝天吹奏着金黄的
小喇叭，迎接着春姑娘的做客。不时有
一群爱美的女孩们，摘一朵花儿别进辫
梢或脑门儿，临走或折一束花枝，插进桌
上的水瓶里，就把春天搬进了家。路畔
不知名的小花儿，次第绽放，娇艳醉人。
荠荠菜也探出头来，露出毛茸茸的腰肢，
绿绿的，嫩嫩的，惹得大家争先恐后地
抢，这分明抢的，就是一顿香喷喷的荠菜
饺子。在家乡，吃荠菜饺子，叫“一口
鲜”，也叫“咬春”，犒劳着一群饥肠辘辘
的小家伙。还有野竹笋、野韭菜、野火
蒜……运气好的话，还能采到一嘟噜一
嘟噜野蘑菇呢。满坡生长有名贵的药材
和诱人的野果，便是衣袋里的零花钱和

馋嘴猫儿的美味，这座古老的山寨，真是
我童年时代心心念念的七彩乐园。

夏天的山寨，是孩子们活动最多的
场所。整个暑假，我们一群“小土匪”简
直就把山寨当成了家。吃过早饭，背上
挎篮，扛着小镢头和干粮就上了山。“人
间有穷人，世上无穷山。”满山的黄芪、远
志、五味子、柴胡、血参等，挖回家来换取
零花钱，可以买零食、小人书。野果也是
触手可及的，看那野山桃、野枣、羊奶奶
一个劲儿地朝我们笑呢。在食不果腹的
年代里，着实是难忘的乐趣。而今，琳琅
满目的水果却吃不出野果的本真味道。
更有野韭菜、火蒜、野蘑菇、商芝等野菜，
摇身变为饭桌上的宠儿。古寨上的山
洞，曲折百转，暗洞叠生，真是捉迷藏的
好地方。但有时也会迷路，找不着出口，
急得哇哇直哭。最爱“捉鬼子”的游戏，
满山坡地疯追猛撵，整日玩得天昏地暗，
乐不思蜀。往往是天不黑不下山，山路
荆棘丛生，崎岖不平，可还是轻车熟路健
步如飞，然后趁着夜色悄悄溜进母亲未
上闩的柴门。

深秋的山寨，五彩斑斓，一派盛景。
红果树上缀满玛瑙般的果实，在阳光的照

射下，泛出点点红光；火红的枫叶也跟着
凑热闹，穿上凤冠霞帔的礼服，如着一身
红装的新娘，和黄色的桦树叶相映成趣。
庄稼人的辛劳换来了大丰收，一年的煎熬
全变成喜悦……秋天的山寨，是农人向岁
月作的报告。

在雪花飘飞的日子里，山寨一片寂
静。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冰花、冰吊、冰
瀑，随处可见。玉树琼枝，晶莹剔透，犹如
冰肌玉骨的美少女，披着洁白的婚纱，露
出盛世容颜，和爱人许下共白头的诺言。
有时，还能在松针上采到“松糖”，沙沙的，
甜甜的，如蜂蜜一般。雪后初晴，在暖阳
的抚摸下，一颗颗冰花银光粼粼，如珍珠
般跳跃，让人们恍若走进了童话世界。山
下的田地里，绿油油的麦苗吸吮着甘洌的
雨露，更显得精神。仰望蓝天白云，寨顶
积雪，松柏青翠，怪石突兀，如一幅水墨画
卷铺展开来。

山寨的四季更换着不同色彩的盛装，
滋养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恩赐着山里勤劳
憨厚的人们。

然而，一些企业盯上了山寨的丰富资
源，他们在山寨上建炭窑，树木一棵棵、一
坡坡倒下了，变成木炭；几处山体被揭掉

土层和树木，一车车大理石拉出山外；还
有野兰花、野杜鹃、榆树根等，被滥挖一
空；就连林下的腐质土，也被拉到县城当
作花土了；几年下来，腰包鼓了，泥石流多
了，河水也浑浊了。

这时，人们才认识到：这是在吃子孙
的饭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2010 年起，当地政府与企业终止合
同，毁土窑，关矿口，切电源，封道路。接
着，清理尾矿，回填坑洞，大力植树造林，
实施防护林天保工程。要给子孙留一座
青山，留一河好水啊！

山上没有了炭窑冒烟，没有了树茬、
矿洞和矿渣，乡村路上更没有运输车腾起
的灰尘了。

酒崖寨的演变，在我的心底翻腾。这
些变化，难道不是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生
态观念的变化吗？

一场春雨过后，草木吐绿了，兰花飘
香了，杜鹃脸红了。这时，我看见一群白
鹭展开硕大的羽翼，在林间嬉戏、觅食。
或上下翻飞，引吭高歌……

山上山下，林茂粮丰，有了绿光云
影，有了鸟语花香，笑意在乡亲们的脸上
显露出来。

酒 崖 寨
江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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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在松柏树下看书读报，阵阵松香
飘来，与书香交融出大自然独有的香气，
精神为之一振。于是，感悟理解了中国山
水画里山崖松涛下，有书生手执书卷远望
山峦云朵，那是心灵情感的寄托，那是对
未来的美好神往。

街心花园里有成片的松树、松柏，人
在里面读书累了，舒展筋骨，打一套自编
的武术，浑身清爽。松香飘自哪里呢？好
奇心驱使下,贴近松树细看，苍劲的树枝
纹理里滋生出金黄透明的琥珀松油，微风
吹来，香气四溢，若有人亲近它们，香气会
瞬间包裹起人的身子，丝丝入扣钻进人的
鼻孔和皮肤细胞，让人体验自然缱绻情感
的微妙体贴。难怪松树的香气那么浓郁
沁人心脾，让人有些忘乎所以地抱住它，

无语的爱，松树懂得比人类多。
有一粒松籽悄然无声地落在脚下，剥

开它硬硬的壳，青白色的松仁闪着糯米般
的光泽，让人不忍品尝。而松柏的籽没有
褐色的硬壳，在青皮下藏有一团颗粒状的
果实，它们分泌出的香气自带松柏特有的
气味，清纯的香仙气飘逸，如线装古书里的
女子的一缕香魂，亦可是读书郎身上沾满
的书香，让人满是欢喜地捧在手心，深情地
凝视，好似它是轮回岁月的结晶化身，人与
它与岁月结缘，不是一世相见的情缘，而是
盘古开天地时的深情厚谊。这么想，才知
松树的香哪有无缘无故地袭人一身，原来
人与松树有缘，始于有情的大地，根植泥土
与天空相爱相亲，源自遥遥星空。

有天傍晚，过街心花园去办事。突

然，狂风大作伴有绿豆大小的雨点从空中
砸下来，我赶忙躲进松树下。松针、松叶
被风吹得摇摇晃晃，树身来一个大弯腰但
却不屈不挠又挺直了身躯，探出的树枝替
我遮挡了风雨。那一刻，才发觉松树是有
睿智感知的生命之树，无论风如何攻击摇
摆它，无论雨如何百般摧残它，无惧无畏
昂首挺胸的它，不知哪来那么多坚忍顽强
的力量，除了敬佩还有钦佩。我在松树的
树枝树叶下，竟然体悟到暖意如春，它们
自成一团旋涡状的气场，摒弃风雨袭扰，
我在松树的怀里才知晓，为什么松树能屹
立千年，依然如故。

风雨疾驰而来，匆匆而去。松针、松
叶挂满欲滴的雨水，我的脚下仍是干净
如初，惊喜之余，我察觉松树的怀里始

终有祥瑞吉祥的气场环绕，它像一个百
岁老人，祥和慈爱的笑容是不变的容
颜。在它的怀里感受自然的情爱，须要
以心换心，以真情换挚爱，人与松树与
自然同根同理。唯有此，它们才会自爱
自足自带好风水，修养自我同时，帮助
有缘的人与物。

松树的松香漫溢飘来，飘忽不定，来
时深情浓烈，去时淡泊悄然。有缘松
香，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远近，只要它
在，松香会飘来。开始，以为它是空中
送来的问候，细想后，我诧异是心中有
松香。所以，我无论到哪里去，有松树
生长的地方，我的心会溢出松香，与松
树遥相呼应，不得不感慨：心与心的有
缘是万年不倒松啊！

有 缘 松 香
金 敦


